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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年三十到初七，
快报接到关于火灾、燃放

烟花爆竹发生事故的信
息多达20余条———
!

$

"#

% &'()

FWXYKZY[

\]^_2345`7

a+Y[bcd8`7e

f=gabef8hij

klmnV

opqrsltj

u@v2345`7a=

wxyzv{*|2V

!

$

!$

% &'*+

}~��^ju@

v � � = � { � � �

� = u � w � � { ]

� =���� d = � �

|���V

!

$

!!

% &'*,

��q�����

p8�����=��y

������� ¡¢V

£¤q !"% ¥¦§j

¨�©ª«¬��+�

®¯=°±²³@�^_

2345`7´µV

!

$

!%

% &'*-

r¶q·§¸¹�

�= º»¼½¾¿aÀ

Á=ÂÃÄÅV

Æ Ç � È É Ê F

W+ËÌÍa+ÎÏaa

ÐÑ9ÒÓ<ÔÕÖ+×

Ø��ÙÚ+ ÛÜÝÞ

ßàáj�Aâãà8

¬äV

./01 23

&

456789:;

昨天下午 3点半，出了

南京站的沈浩一家舒了口
气。沈浩和妻子王宁大包拖
着小包，4岁的女儿骑在爸
爸的肩膀上，不知什么原因
在抽泣着。记者一问，原来他
们一家刚乘坐从镇江到北京
1478次列车到达南京。

“总算挤出来了，人真是
多得要命。”沈浩长叹了口
气。沈浩和妻子都是镇江人，
在南京工作六年了，每年过
年全家人都要回镇江老家探
亲，眼看初八到了，夫妻俩急
着往回赶。“镇江是始发站，

我们提前两天买的票，结果
还是没座位，好在不是太远。
但是下车后，人太多了，我们
差点把女儿丢了。”沈浩说
到此还心有余悸。

沈浩说，车到南京站，他
透过窗户看到站台上黑压压

的满是人。他和妻子带着女儿
挤到车门口，刚要下车，下面
的人已经等不及地往上挤了。
好不容易下了车，沈浩带着妻
子、女儿顺着人潮往前走，由
于人多，也不知道女儿的小手
什么时候被挤得松开了。

“突然我就听见老婆大
叫了一声‘女儿呢？’我们才

发现女儿不知什么时候不见
了。”沈浩和妻子赶紧折回
头找女儿，到处是人，眼睛都
看花了，妻子的眼泪也快流
出来了。折回去好远，突然在

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一件绿色
的“小棉袄”，“女儿！”沈浩
一个箭步奔上前。“正是我

女儿，她边哭边往前走。我
一把就把她抱了起来，一见
是爸爸妈妈，她哭得更厉害
了，我老婆也 是 喜 极 而
泣。” 沈浩说下次过年回
家，非得提前几天回来，不
能赶着高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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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3：30，当西装

革履的赵齐钢皱着眉头从
T756次列车的汹涌人潮中

拎着行李下车时，他觉得自
己狼狈透了。

赵齐钢是上海人，在南
京上了四年大学后就留了下
来。初六下午，回上海过年的
他好不容易 “抢” 到一张

T756的退票。一路狂奔着上
了车，赵齐钢傻了眼：“指望
还有一两个空位子呢，全满
了，过道里都是人。”

全封闭的空调车是不能
开窗的，嘈杂的人声，各种食
品散发出来的气味，再加上

手中的笔记本电脑沉得要
命，赵齐钢好几次都有点想
吐。想让胃好过一点，赵齐钢
便去厕所准备吐掉一些。
“一进厕所我就不想出来了。
整趟列车，似乎只有这里能
开窗透气，是个清静地。”

车到镇江，外面传来列
车员的声音：“里面的，抓紧
时间快出来，火车马上靠镇

江站，厕所停用要锁起来
了。”“随后，我不得不在很
多人的‘注目礼’中，灰溜溜

地从厕所里出来。”赵齐钢郁
闷地说：“我听见边上有人

说，‘哟，原来连小白领都会
赖厕所啊。’我听了，当时羞
愧得都想钻地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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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南京，周正总结

了一下：“是一段斗智斗勇、
浑水摸鱼、艰辛和幸运并存
的旅程。”

周正老家在启东，市里
面有东西两个车站。先去东
车站看了一下，上午的车子
都是96元一张票。周正觉得

有点贵，便去西车站问了一
下，虽然票价便宜了 12元，
但时间太早了，是凌晨五六
点的车子。“我又折回东车
站，排了半天的队，轮到我
时，上午的车票都卖光了。”

周正急忙折回西车站。

“乖乖！人山人海，都是买票
的。排了好长的队伍。”没办
法只好排队买票了，排了 15
分钟，队伍好像没动一样，等
半天才挪动个位置。等排到

周正时，已经过去了 40分
钟。再一问售票员有票吗，许
多时间段的票已经卖完了，
只好买张加班票。拿到票一
看，一共 30个座位，自己买
的已经是第 29个座位了，真
是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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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晚上临近

12点，正在看电视的罗先
生被突然炸响的鞭炮声
吓了一跳。“太集中了，那
样的炸响声，怎么让人看
电视？”罗先生只好将电
视声音调高，但音量一直
从22调到了58，还是没

有办法听清。
也难怪，大年初五

“迎财神”，全城各个角
落的爆竹声几乎在瞬间

骤起，几乎超过了除夕的
热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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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前往南京

数处燃放点现场察看，发
现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
少得可怜。但是，在周边
的一些居民小区，记者却
清晰地听到，噼里啪啦响

声不断。
“可以这么说，除了

燃放点没人外，周边的小
区里到处都是燃放烟花
爆竹的市民！”在扬子江
大道北段燃放点执勤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燃放点只在大年三十
晚上有几十个市民陆续

前来燃放，之后，基本上
就空空荡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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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们之所以 “放

肆”，是一定程度上摸准
了执法人员“大过年不会

为难人”的心态。
春节期间，执法机关

的工作重心看起来更侧
重于对源头和市场层面
的监管。“警方也对未在

规定地点燃放的市民进
行了劝导和制止，并对部
分违规市民进行了治安
警告处罚。”据警方称，警
方已经劝止了 100多名
违规燃放的市民，其中，
有 56名市民受到了治安

警告处罚。
警方称，春节期间，

六城区 35处燃放点未发
生一起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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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禁放，让南
京人憋了一肚子的劲，有
限开禁后市民的燃放热情

肯定要明显高涨！”长期
关注南京烟花爆竹禁放情
况的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储敏认为，一条适
合的法规，必然是具有操
作性的法规；如果没有操
作性，不如干脆废除。

因此，储敏表示，当
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审
视这个《南京市关于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是
否符合当下的实际，如果
不符合，应该尽快修订；
如果符合，那就应该严格

执行。!I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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